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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说起光明村，知道的人大都是欢
欣的，因为这个村子不光山水秀美，就连
名字也带着喜气，谁人不想奔向光明呢。

光明村是大昌镇比邻巫山县城之北
的一个秀气的小村庄，它像一颗灵动又
静谧的珍珠，串联在巫山通往官阳至湖
北的交通要道之侧。一湾清幽的大昌湿
地湖将这里护绕成一湾温婉的半岛，成
就了四季唯美的风情。这是我第三次走
进光明村，前两次是在秋冬之际，这次恰
逢春和景明时。

一
光明村的春天是有灵气的。
初入光明村，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村

委会旁一棵盖如巨伞的黄葛树。这棵老
黄葛树在此不知伫立了多少春秋，遒劲
的枝干布满了岁月的经纬，整树老叶渐
渐泛黄，飘零枝头，新叶层层叠叠，在阳
光下那层嫩黄泛着柔和的光，像刚出锅
的糕点那般软糯，又似新生儿的肌肤那
般细腻。最引人瞩目的，是枝头那些密
密麻麻翻飞的春燕，数不清的燕影在树
冠上空穿梭，黑亮的羽翼恰似灵巧的剪
刀，斜剪了春风，掠过枝头，叽叽啾啾的
声音此起彼伏。它们绕着古树盘旋，它
们是欢乐的。我原以为，它们是在为远
客的到来而欢乐，村里的人笑着说，那是
在啄食枝头的果实罢了，年年春日如期
而至。对于春燕我终归是喜欢的，喜欢

“谁家新燕啄春泥”的蓬勃生机，也喜欢
“剪破东风入画梁”的惬意。然而这么多
春燕绕树翻飞不去的场景，实属罕见。
仰头注视了许久，忽然觉得，这些春燕，
许是多年前的旧相识吧，一定见过旧时
村庄的模样，它们岁岁归来，陪着这片土
地，不只为春光，更为不忘故人吧。

树旁的三角梅开得也算识趣，粉的
娇艳、红的热烈，一簇簇缀满枝头，与苍
古的黄葛树相依互趣，刚柔相济，自成一
幅绝美的春日乡村图。风轻轻吹过，晨
露还未散尽，花瓣簌簌飘曳，铺成一树柔
软的花影。我们同行的几位女子，终究
抵不过这春光的诱惑，在花树旁驻足。
自是免不了一番“摆首弄姿”，个个眉眼
弯弯，笑意与春光相映，任凭相机“咔嚓

咔嚓”的声响从多角度定格这份满心欢
喜，把燕影、花影、树影，连同自己，一同
定格在这方美好里。

都说万物有灵，光明村的春天大抵
也是吧。

二
光明村的春天是流动的慢时光。
沿着青石板小径，便走进了村子的烟

火日常。村子的松弛感随处可见。房舍俨
然，庭院错落，耄耋之年的老人三五随伴，
晒着太阳，聊着家常，膝前小黄狗小橘猫嬉
闹撒欢，好不惬意。村落里没有车马喧嚣，
只闻鸡鸣犬吠，伴着村民闲谈的话语，春日
的暖阳从空中铺洒下来，把这村庄和田间
的老人都抚慰得妥妥帖帖。一切都是那样
慢时光，自带一份安然的诗意。

小径两旁的花草拼命在抽节拔穗，
婆婆纳、采薇、酸浆草各色知名的不知名
的小花正在春风里恣意绽放。蓝色如精
灵，粉的粉黄的黄，一片翠绿中繁星点
点，又恰似摇曳着的风铃。大自然就是
这般神奇，万物知时节，不远处枝头的布
谷鸟声声催欢，道旁菜园子里的老农们
自是知道该栽瓜种豆了。

年近八十的尚明兵正在潜心侍弄秧
苗。他精神矍铄，从上世纪70年代起，
便守着这块地种菜卖菜，几十年如一日，
从未离开过这熟悉的田园。菜园里绿意
盎然，青椒已经开花，黄瓜已然结出嫩
果，田埂边那一排排花椒树长势喜人，枝
叶间透着淡淡的清香。见我瞅着满树嫩
嫩的花椒满眼欢喜，他停下手中的农活，
热情地招手，叫我随意采摘，眉眼间满是
乡里人家独有的爽朗。我总是喜欢到乡
村里行走，大抵也是因为这样的淳朴和
热情吧。尚明兵告诉我，子女条件都不
错，本不让种地，可他就是喜欢种地，喜
欢这种地的节奏，四季迎时而作，一辈子
不急不慢，自给自足。特别是儿女归来，
吃上自家种的小菜，图的是一个安心方
便。我听得耳中，心中了然，那何止是图
个方便，一方小院，一畦菜园，分明是多
少人梦寐以求的诗与远方。爱种菜是中
国人刻在骨子里的故土情怀，你看他们
将菜园打理得井井有条，

一垄一行，各自为序。圈室里喂养猪羊
兔，只为待子女亲人回来时能吃上一口
可口饭菜，这里面藏着的可是对美好日
子的守望。

光明村是安静的，也是流动的。村
里的日子，藏着最真实的人间百态。老
人妇孺在家留守，年轻力壮的在外为着
一家妻儿老小打拼梦想。远行与留守，
守望乡愁与托举希望，是这个时代的乡
村旋律。

向南山是返乡创业的热情青年。我
们参观了他创办的铜艺加工厂，小到几
厘米大到数十米的各类铜艺摆件琳琅满
目，满满的国风元素，让人心生喜爱。这
些工艺技术是从向南山爷爷辈传承而来
的，并结合现代元素加以改进，目前已畅
销海外。机床上的工人都是来自村内的
留守村民，看着那些妇女们在机床上摆弄
手中的物件，她们的手是灵巧的，她们的
心是安定的，她们对这份安稳收入是珍惜
的。不用远走他乡，在家门口就可撑起一
家人的生活日常。如此说来，向南山守
着的不只是一门手艺，更是乡邻们踏实
的日子，是光明村走向未来的底气。

三
光明村的春天是充满活力的。
沿着村间蜿蜒的小路缓步向上，便

抵达了村里的“光明顶”。说是顶，不过
是村里就着村庄的一处高地，打造的露
营基地，却因“光明”二字，多了几分诗意
与期许。

站在这里，放眼望去，整个光明村的
景致，连同大昌湖的秀美风光，尽收眼
底。它似温婉无比的女子，濡染千年
大昌古镇的灵气，化作一湾半
岛，安静地藏在三峡的画卷
深处。

目之所及，对岸漫

山柑橘呈现青绿，村庄错落有致，青灰的
屋舍掩映在绿树繁花间，炊烟袅袅，阡陌
纵横；一湖碧水澄澈似练，像一块温润的
碧玉，环抱着村落，波光粼粼，与远山相
映成趣；湖面上泊着一艘小红船，成了这
方山水点睛之笔，静谧又灵动。依坡而
建的亭台楼榭，与田园风光浑然一体，尽
显原生态的乡村诗意，成了休闲的打卡
好去处。

晴好的日子里，不少人慕名而来，年
轻人搭起帐篷，摆上桌椅，约上三五好
友，围坐在一起，沐浴着春风，赏尽湖光
山色，享受着乡村闲暇的惬意时光，欢声
笑语漫过山野。我忽然想起，欧阳修当
年的醉翁亭之乐也许不过如此吧！

我正望着景致出神，蓦然回首中，暖
阳里，目光撞见一个七八个月大的婴儿，
他正精灵般地靠在母亲的肩头。肌肤粉
嫩，一双眼眸清澈透亮，堪比大昌湖的湖
水。与我目光接触的刹那，小家伙咧开
小嘴，发出呀呀的清脆笑声。我不自觉
张开了双臂，做出一个拥抱的姿势，没料
到小家伙竟将小手软软地朝我伸来，天
真可爱极了。征得母亲同意后，我轻轻
俯身，将这个小小的生命抱入怀中，他软
糯的身子依偎着我，笑容干净得不染一
丝尘埃，像此刻春风里最温柔的一缕光，
照进我心底最柔软的地方。

那一刻，我懂得，这稚嫩的治愈，便
是光明村的新生，与这片湖山孕育的希
望，与这季节最蓬勃的力量，恰好相融，
恰好应了光明村的“光明”。

何为光明？它是新生，是希望，是未
来，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相守，是破土
的新芽，是村子向阳而生的力量。

关桥是一座叠梁式的木质廊桥，静
卧在武隆火炉镇关桥村的老盘河上。
270多年的漫漶时光晾在56块木桥板
上，苍古，沉实，安稳，收拢我弥散的遐
想。去年初秋，我遇见关桥。关桥是一
条小溪沟上的小木桥，远看很不起眼，近
看有些陋拙。一座乡野小溪沟上的小木
桥，能够声名远播，定然有它的不俗之
处，我得细心点读。

那日午后，秋阳西下，在桥头的残碑
上，我找到一些残留的字句——始建于

1743年（乾隆八年），
完工于1745年（乾隆

十年）。原为官桥，今为关桥，其中大有
原由。该桥地处三百里涪黔古官道上，
落成时，修桥者为桥名争论不休，难下决
断。恰逢一位新官从涪陵到黔江去赴
任，见此荒野之地新建了一座小木桥，溪
流潺潺，小桥横卧，他赞不绝口，问明因
缘，遂题写“官桥”二字于桥头。该桥就
此得名，该村也随桥名更为官桥村。后
来，村民觉得“官桥”有旧时膜拜官老爷
的味道，而桥又建于两山关锁之处，便改

“官桥”为“关桥”了。
关桥长19.4米、宽4.15米、高5米，

桥基为花岗石，桥身桥面为耐腐原木，以
榫头卯眼密缝贯穿，没有一根铁钉。梁

柱有迎客松、阴阳鱼等木刻图案。桥面
两侧原是雕花栏杆，栏杆内侧有一排供
人休憩的美人靠，因磨损更换，已不是原
物了。桥板下曾有一把长1.5米、重80
斤的玄铁斩龙剑，后不知所踪。

秋阳迎面，热风扑脸。桥下溪水淙
淙，两岸稻田谷黄，远处竹树绕院，溪边
一架不会转动的老水车。我站在桥上遮
阴，听一位刘姓老人讲其起了掌故。在
没有关桥以前，过老盘河靠的是竖立在
河中间的一排石墩，此河段又叫跳墩
河。1740年（乾隆五年）春夏之间，暴雨
连天，山洪狂泻，河道断行。老盘河东岸
刘家铺子老板刘焕章想方设法安置羁留
的过客，连马厩里也挤满贩夫力夫。暴
雨之后，刘焕章有了修一座桥的想法，他
把想法告诉要好的乡绅陈宇彰、萧永
年，两人也有此意，要修就修一座管久管
用的木桥。修桥的造价不菲，三个人无
力承担，各自向火炉、白果、核桃等地的
乡绅募捐，三年后才筹足了修桥的银
两。刘焕章请修桥的掌墨师特意设计了
桥板56块，让过桥的人不忘56家捐赠大

户的善行。桥建成，两岸再无洪水阻
隔。桥带来了财气，最繁盛时，桥两头的
河岸边，有四家客栈、三家货栈、两家油
坊、一家造纸坊、一家碗厂，汇成了一处
官道驿站，一处荒野之城。

听完刘姓老人讲掌故，我踏在桥板
上，一步一块走了一个来回。走在56块
桥板上，我心头陡生敬畏。木板被磨得很
粗糙，木纹分明，隐隐有幽光，靠边的有些
破损，有修补过的痕迹。桥柱硬挺，叩之
脆声。关桥之桥，始于善行，终于功德。

关桥人十分珍视这座木桥，桥瓦已
是不知换了多少次的泥瓦，河上修了公
路石桥也没撤掉这一座老旧的木桥，依
旧是关桥人感怀的去处，依旧是关桥村
独有的风景。三百里的官道早已遁入荒
野，桥头的功德碑已模糊不清，桥上的雕
梁画栋已斑驳疏离，关桥却因为管久管
用的初心，历久弥真，真入古朴，真入文
物，真入化境，真入人心。

秋阳热烈，蝉声嘶咽。关桥之桥，人
心之桥，善行之桥。而今想来，一桥之
思，至善乡野，炫古烁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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